
吃过晚饭，我漫步到村前西溪河的河堤
上。此时，暮色四合，夜色中的西溪河静静向
东流去，渐渐融入无边的黑夜。蓦地，一轮朗
润的圆月冉冉升起，清晖四溢，天地一瞬间明
朗起来。明朗的月，澄澈的水，月夜下的西溪
河两岸，透着一片朦胧的美。月亮轻柔地为西
溪河披上银纱，河水便像活泼的顽童，欢欢喜
喜地向前奔去，似在炫耀一身的银光。有了月
亮，西溪河水更显灵动；有了河水，月色更添清
丽。彼时河天一色，格外明净。

蜿蜒的西溪河，像一条长长的绸带，绕过
故乡的一座座村庄。银色的月光下，两岸的田
野静谧安详，却又处处透着勃勃生机。习习凉
风吹过，翠绿的禾苗便趁着朗朗月色，窃窃私
语、低声笑谈。

西溪河发源于皂幕山脉之中，源头是一汪
泉水，只有一口井大小，却深不见底。泉水终

年充盈，无论雨季旱季，从未枯竭，还不时冒出
串串细泡。这汪清泉自高山奔涌而下，汇成一
条透明清澈的溪河，水声清脆悦耳。流到故乡
这片土地时，它便有了名字——西溪河。

西溪河不舍昼夜地流淌着，潺潺的水声，
轻轻划破了月夜的沉静。可就是这条蜿蜒曲
折的溪河，昔日每逢台风暴雨或是山洪暴发，
便如一条狂怒的巨龙，从大山里咆哮奔腾而
出，翻滚着白色的浪涛，淹没农田、浸泡村庄，
致使庄稼歉收，村民饱受饥馑之苦。如今，仍
是这条西溪河，仍是两岸的庄稼，却因河堤的
修筑，换了一番光景。河水温顺地绕着村庄、
绕着田园流淌，如琼浆般滋养着两岸的土地，
年年带来五谷丰登的好收成。

月光下，我沿着河堤向东走去。河岸凉风
习习，虫鸣蛙唱此起彼伏，相映成趣；月光洒在
水面，波光粼粼，夜色更显静谧。河面上泛起

淡淡的水雾，月色朦胧，真有“烟笼寒水月笼
沙”的诗意。前方河水拐弯处，有一个岩洞，名
叫“滘边岩”。据说这岩洞冬暖夏凉，鱼儿最爱
躲在里面栖息。村民到河里捕鱼时，总要潜入
岩洞碰碰运气，盼着能捉上几条大鱼。此刻，
岩洞旁的水面泊着一只小渔船，两个后生哥正
在河里嬉戏：时而仰泳漂浮，时而扎猛子潜水，
时而扬起水花追逐。忽然传来一阵嬉笑声，原
来一个后生哥手里攥着一条肥鱼，正得意地向
同伴炫耀。望着他的身影，我忽然想起30多
年前，儿时的我也曾和伙伴们在这里捉鱼、捞
蚬、摸虾。只是如今，那些伙伴早已外出打工，
难再聚首。

再往前走，便是牛角涌的荷塘了。牛角
涌，顾名思义，河道像牛角一般弯弯绕绕。
后来乡民堵上涌口，将它改成了鱼塘，再后来
又种下莲藕，便成了如今的荷塘。月光下，

碧绿的荷叶亭亭玉立，微风吹过，叶浪起伏，
颇有“接天莲叶无穷碧”的壮阔。荷塘里，不
时有鱼儿跃出水面，拍打着荷叶，发出“啪
啪”的声响。我走下河堤，踏入浅滩，随手捞
起一片菱叶，摘下一枚菱角。剥开外皮将果
肉塞入嘴中，脆甜的滋味在舌尖漾开，让人
回味无穷。

不知不觉间，月已上中天，我也该回家
了。走下河堤时，我回头望向娴静优美的西
溪河。月光在水面洒下浮动的银辉，粼粼波
光恰似无数银鱼在跳跃。这河，是一面长长
的明镜，映着月色，映着乡愁；是一块长长的
白玉，温润通透，守护着故土；更是一条缀满
宝石的绸带，流光溢彩，缠绕着游子的梦。
微风吹过，波光摇曳，又像慈母温柔的目光，
似在轻声叮咛：远行的孩子，可别忘了你的
母亲河。

西溪月夜 􀳂冯活源

甜甜的
鸡屎藤饼

􀳂黄美卿

时光如洪流，裹挟着记忆奔腾向
前，许多往事在岁月的冲刷下逐渐模
糊不清。然而，农历三月三的鸡屎藤
饼，却如同一泓清泉，静静地润泽着我
心灵的田野。它承载着我童年的欢
乐，浸润着浓浓的母爱，成为我心中永
不褪色的温暖印记。

在物资匮乏的童年，三月三是我
最翘首以盼的节日。每当春风轻拂，
唤醒沉睡的草木；每当花朵绽放，装点
五彩的世界，我小小的心里，便涌动着
对鸡屎藤饼的期待。平日里为生计奔
波忙碌的母亲，总会停下匆匆的脚步，
用心为家人制作这道独属于春日的美
食。

三月三前夕，我总喜欢跟在母亲
身后，到田埂山野间采摘鸡屎藤叶。
我在草丛里穿梭寻觅，仔细搜寻鸡屎
藤的身影。一旦发现那丛嫩绿，便欢
呼雀跃，如同寻得了世间珍宝。鸡屎
藤藤蔓舒展，叶片鲜润宛如一群身着
绿衣的仙子，在风里轻轻摇曳起舞。
母亲望着我手舞足蹈的模样，脸上总
是挂着宠溺的笑容，轻声对我说：“这
鸡屎藤名字虽普通，样子也不起眼，却
清热解毒，浑身是宝呢！孩子，做人也
要像它一样，实实在在，才让人真心喜
爱。”我似懂非懂地点点头，满心欢喜
地将采摘到的鸡屎藤抱在怀里，有时
还会把藤叶编成花环挂在脖子上，嫩
绿的叶片在我胸前轻轻摇曳。

回到家，我和母亲便开始忙碌起
来。母亲教我摘下鲜嫩叶片，仔细洗
净，鲜嫩的叶片在水中悠悠浮动，像一
群活泼的绿色精灵，在水中欢快嬉
戏。洗净的叶片整齐地铺在案板上，
母亲拿起菜刀，将它们细细切碎。随
后，她把切好的鸡屎藤叶和大米一起
倒入石磨。我兴冲冲地去推磨柄，可
石磨纹丝不动。母亲笑着扶着我的
手：“别着急，要用巧劲，一下一下慢慢
来。”在她沉稳有力的带动下，石磨缓
缓转动，“吱呀、吱呀”的声响，伴着清
新草木香，在屋里慢慢散开。那香气，
既有鸡屎藤独有的清冽，又混着稻米
温润的甜香。

母亲热锅下油，放入黄糖慢火煮
融，再将这盘碧绿浆缓缓倒入锅中。
姐姐守在灶边细心生火，把控着火
候。母亲手持木勺，贴着锅底匀速搅
动，手腕轻缓、力道均匀，如同在碧波
上轻划慢搅，生怕米浆受热不均、粘锅
结块。

热气升腾，米浆渐渐变得绵密浓
稠，色泽也愈发莹润鲜亮。随后加入
自制木薯粉，用两把勺子反复翻拌、揉
压、和匀，粉与浆慢慢融为一体，稀软
的米浆凝结成一块碧绿温润的糕团，
像一块凝住的青玉，温润又有韧性。

稍凉之后，便到了最欢喜的制饼
时刻。我们洗净双手，揪下一小块糕
团，在掌心揉成一个个圆滚滚的小团
子，再逐一放入刻有花纹的饼格。掌
心轻轻向下按压，软糯的糕团在模具
里被压实、定型，边缘齐整，图案清
晰。一个个带着精致纹路的鸡屎藤饼
应声而出，宛若一件件小巧玲珑的青
碧玉雕，惹人喜爱。

印好花纹的鸡屎藤饼整齐摆入蒸
笼，大火蒸制。氤氲水汽升腾，草木清
香、米香与糖香交织弥漫，满室芬芳。
蒸好的鸡屎藤饼色泽莹绿，宛如一块
块温润发光的绿宝石。我和姐姐迫不
及待地拿起一块，入口软糯弹牙，甜而
不腻，清润回甘，满口留香。母亲在一
旁看着我们狼吞虎咽，脸上漾着温柔
笑意，不住叮嘱：“慢点吃，别烫着。”小
小的屋子被暖意填满，那股香甜，也深
深烙进了岁月深处。

如今生活越来越好，各式美味琳
琅满目，可我对鸡屎藤饼的偏爱，始终
未减。每到农历三月三，母亲依旧会
为我们做鸡屎藤饼，岁月在她额头刻
下皱纹，染白了双鬓，粗糙了双手，可
那份深沉的爱，始终如初。每一口软
糯清甜，都是母亲无声的牵挂，让我在
前行的路途上，心怀暖意，步履坚定。

人间晨曲
鸟的天堂

􀳂单冬荣

晨光初透，薄雾如纱，轻轻笼罩着新
会的天马河。一湾碧水蜿蜒如带，环拥着
江心那片青绿古榕。400余年光阴悄然流
转，它独木成林，翠盖如云，静静守护着这
一方飞鸟天堂。

天将破晓，林间便先自苏醒。几声清
啼穿雾而来，清脆得宛若露珠坠落在玉
盘之上，清响悦耳。转瞬之间，千鸣万啭
次第相和，高高低低，远远近近，如琴如
瑟，在河面与林间悠悠回荡。鸟儿们呼
朋引伴，从密叶间翩然飞出，抖落翅间露
水，舒展羽衣，来来去去，自在欢鸣，自得
其乐。

白鹭最是清灵，一身素羽胜雪，或静
立疏枝，亭亭玉立，临风凝望，宛如遗世仙
子；或轻掠碧波，翅尖点碎水面，身影映于
清流，与天光云影相融一片，难辨影与
光。灰鹭身姿苍劲，于榕树冠上盘旋，俯
仰之间，倏忽俯冲入水，利落如箭，溅起一
圈细碎银花。更有各色小鸟雀儿，羽衣斑
斓，色彩明艳，在枝丫间叽叽喳喳跳跃嬉
闹，或相依轻语，或相和鸣唱，灵巧身影在
翠色间穿梭，恰似洒落林间的点点星光。

古榕虬枝盘曲，气根垂水，丝丝缕缕
如幕如帘，入土成干，愈长愈茂。树冠如
巨伞撑开，遮天蔽日，深扎泥土，荫庇着这
一方生灵，以一树葱茏守护万鸟安巢。树
依水而生，鸟依树而栖，水绕林而流，天地
万物各安其位，不争不扰，自成一派温柔
和鸣。

轻舟泛波，桨声欸乃，人在画中行，只
远远凝望，静静欣赏，不忍惊扰这份清
幽。晨光渐亮，薄雾散尽，金色阳光穿过
枝叶洒落，细碎斑驳，洒在水面，漾开满河
柔细光斑。河水潺潺如诉，风拂榕叶沙沙
似语，与万千鸟鸣相融一处，清清脆脆入
耳，如天籁涤荡心尘。岸边乡人世代相
守，爱惜林鸟，不惊不扰，令这方天地始终
安宁如初，澄澈如镜。

这里没有尘世喧嚣，唯有自然本真模
样。古榕常青，飞鸟长鸣，碧水长流，清风
长伴。人予它一寸安宁，它还人一片生机
——新会小鸟天堂，不过是南国水乡悄然
藏起的一隅，却藏着世间最朴素亦最深沉
的道理：天地有大美，不在征服，而在守
护；万物有灵性，不在占有，而在共生。

一林翠色，一湾清波，一片鸟影，一声
清啼。风至时，满树叶子沙沙作响，似在
低低应和；风去时，水面复归平静，天光云
影静静浮漾，鸟儿亦收声停歇。四下安安
静静，唯有时光缓缓流淌，将这方天地，谱
作一曲清新灵动的人间晨曲。

《白沙》版投稿邮箱（仅限本地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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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有兰，已三载。小小一盆，置于近阳
台的房门前。说是“一盆”，实则仅十来片
叶，且形貌甚陋：立一半，倒一半。每每瞥见
那倒伏萎黄的叶片，我总以为它命不久矣，
故未曾上心，偶有想起，才让它“饱饮”一
顿。然，几番酷暑寒雨过后，其叶依旧不乏
葱茏。今春，更见新叶初绽，俨然有兰叶春
葳蕤之势。

数了数，新叶也只三四片，皆生在立着
的那两根细茎上。短者不过小指长短，长者
约摸半尺。那几片立着的老叶也拔高了两
寸，叶尖颤悠悠地勾出浅浅弧度，宛若一个
个优雅的手势。就连始终倒在盆沿的叶片，
也褪去了黯沉，隐隐透出青绿。这些日子，
每去阳台晾衣，目光总被这抹绿意绊住。明
媚晨光里，叶脉间似有翡翠色的汁液在缓缓
流淌，片片绿叶皆如透明修长的碧玉，泛着
莹莹光泽。此际，这盆全然算不得茂盛的
兰，着实秀雅飘逸、卓然有态了。

细细端详，其形虽简，其姿却丰，其气更
静，果有“君子”神韵。忽忆昔年于绍兴兰亭
边所见兰草。彼时，“流觞曲水”并未引我多
少关注——毕竟那不过是一条曲曲弯弯的
小河沟，且滴水皆无。倒是兰亭周遭一簇簇
摇曳的兰草，令我眼前一亮，继而驻足凝
神。那丛丛青绿，便如眼前这般清鲜。当时
便想，千年前的会稽山边，定然也生长着大

片大片的兰草，那幢幢青影，想必也曾闯入
书圣的眼眸；当他抬腕挥毫、笔走龙蛇之际，
兰之清芬亦必如影随形，而纸上那些飞白的
空隙间，会不会也深藏着兰叶柔韧的弧度？

正是那次绍兴之行，我对兰草生出了兴
趣。后来见父亲养的两大盆兰长势奇佳，便
嚷嚷着要他分了一株给我。可得了兰，我依
旧未曾用心养护，以致它活活萎了半边，没想
到今春，它竟给了我意外的惊喜。凝望着盆
中片片新生的兰叶，欢欣之余，更有敬意在心
底奔涌。

兰，素来是中国文人的精神图腾，爱之
者甚众。2000多年前的那个春日，当那株
深山幽兰映入孔子眼帘时，他当即发出“芝
兰生于深林，不以无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
德，不为穷困而改节”的慨叹，从此奠定了兰
在中国文化中的“君子”地位。其后，屈原亦
在《离骚》中种下九畹秋兰，日日“纫秋兰以
为佩”，时时“结幽兰而延伫”。他以佩戴兰
花、编结兰草的方式，寄托自身的高洁之志，
足见兰之美好形象早已深植其心。郑板桥
则以画兰明志，他笔下的兰花，常生于荆棘
乱石之间，劲挺俊逸，气度不凡。“岂是春风
能酿得，曾经霜雪十分寒”，他为兰题写的诗
句，亦将兰之清雅坚韧尽述无遗。

我的兰，自然算不得坚劲挺拔，却纤丽
秀雅，似娴静笃定的女子，同样亮人眼目。

《红楼梦》中，曹公以“气质美如兰”形容妙
玉，实则不妥。妙玉看似超尘脱俗，对贾母
与刘姥姥的态度却判若云泥：一边是热情奉
迎，一边却嫌弃到连那人站过的地方都要用
水清洗。这般“势利”之态，哪还有半分兰之
高洁？窃以为，美国作家玛格丽特笔下的梅
兰妮，才是一株真正的乱世幽兰。她相貌普
通，身形柔弱，内心却极为善良坚强。斯佳
丽起初对她颇为厌恶甚至嫉妒，她却毫不介
怀，处处维护斯佳丽。在亚特兰大的战火硝
烟中，这个平日里连只鸡都提不起来的纤弱
女子，在刚生完孩子、虚弱得连下床都困难
的境况下，毅然执起军刀赶来，只为守护斯
佳丽。面对受伤的战士，她忍着身体的不
适，细致温柔地照料，甚至将自己的食物分
给饥饿的士兵。对丈夫艾希礼，她又以母性
的慈悲，包容着他的精神孱弱。她恰似一株
在岩缝间顽强生长的兰草，透着玉石般的坚
韧质地，由内到外都充盈着历经沧桑后的澄
明。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里，梅兰妮始终保
持着精神的超然与平静，宛如霜雪严寒中兀
自挺立的幽兰，因根深而叶茂。

忽有所悟，养兰亦如养心。须在黑暗
中扎根，于无声处蕴香。终有一日，所有的
坚持，都会化作叶脉里静静流淌的碧色，在
某个鸟语花香的清晨，悄然绽放成崭新的
春天。

室有兰 􀳂查晶芳

是谁

在枝丫光秃的额上

种了一颗浅绿的芽

原来是在蓝天下跳舞的春天

唤醒了满树的芽娃儿

你瞧

被温暖的春风

吻过的地面

草芽歪着可爱的脑袋

向春天问好

我总揣着个长不大的芽

迎接春雷的炸响

披着透明的双翼

愉悦的

在大自然里飞翔

芽 􀳂山林
诗诗歌歌

美美食诱惑食诱惑

生生活物语活物语

风风吟月叙吟月叙

檐檐下絮语下絮语

《绿野闲栖》乐哥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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